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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吴投文是近年来湘籍诗人中一位颇有实力的写作者和诗歌研究者，其诗歌创作开始于
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版过诗集《土地的家谱》等，诗歌入选过《２００７中国新诗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０９中国诗歌
双年巡礼》《２０１０年中国诗歌选》《中国当代诗歌导读（２０１０卷）》《新世纪诗典》《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蓝
本》《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等十余种重要诗歌选本。他的早期诗作着力在乡土风情中抒发青春的思悟，

留下中国文化的投影；近些年来的诗歌则更加注重个体性的内在生命经验，在孤独言说中剖析自我，寻找

创新的可能，并在自省与批判中塑造出一个忧郁“孤独者”的自我形象。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推出的吴

投文专辑，特邀诗人本人和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吴投文诗歌创作的思想内涵和风格特色，并希冀以诗
人个案研究推动学界对当代湖南诗歌创作研究的深化。

一个犹豫的写作者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我写诗的时间虽不短，但一直是在犹豫中写作，也似乎一直停留在学步的阶段。我从自己的写作中，也通过长期的
阅读感受到，写作中的犹豫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几乎是诗人要面对的普遍情境，甚至可以说是诗人命运中具有象征性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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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起来，我写诗的时间并不短，从上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开始，断断续续写到现在。写作大概是一件

值得犹豫的事情，彻底放弃和彻底投入都是很艰难

的。对我来说，一直是在犹豫中写作，也一直停留

在学步的阶段。我没有怀疑过写作的意义，似乎在

犹豫中还能更深一层地体会到写作的意义，但实际

上写作的意义在这个时代受到普遍的怀疑，因为写

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毕竟是一种“间接”的生活方

式，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在这样的情境中，

写作作为一种个人的选择，似乎需要某种勇气，一

种背离时俗面对内心的勇气；这似乎也是一种冒

险，诗人在和内心的对话中被卷入一个幽暗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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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接受严苛的审讯。既然写作的意义被剥离得如

此纯洁，只能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极其有限的呼应，

就不难理解了。大众对文学的背叛虽然是精神领

域的一个悲剧性事件，但实际上也具有合理性，大

众的欲望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器皿里，而对美的抒怀

和精神的自我放逐被看作是一件异常奢侈的事情。

这里面当然包含着大众对文学和写作者的戏谑，从

另一方面来看，也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大众的

转向是一个风向标，文学的边缘化不可避免，诗歌

写作似乎更是落到谷底，成为风旗下沉默不动的一

部分。因此，要理解这个时代的诗歌和诗人，大概

要在这个令人困惑的语境中找到某种依据，用来说

明写作的必要性。

我用自己的写作来说明这种必要性。当然，我

是在犹豫中慢慢说出，并且经常为某种不确定性感

到忧虑。写作中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来自命运的召

唤，但这种召唤是隐秘的，本身包含着不确定性，写

作的诱惑可能就在这里，它带给写作者的考验也在

这里。一个写作者要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最大的

难题是把这些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就形

式的纯粹性来说，诗歌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对诗人

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把情感和经验转化为最确切的

形式，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也可能是一

个犹豫不决的过程。当然，一个诗人依靠他的禀

赋，可以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形式，或者无中生有

地发明某些形式，这都是上天的赐予，可以在很多

诗人那里得到验证。但对我来说，是另外一回事

情。我似乎是一个口吃者，在说出的时候，总是被

一些词语挤压和碰撞，被延迟和扭断，我的诗歌实

际上是一种犹豫的形式，因此，我要惭愧地说，我是

一个犹豫的写作者。

我记得自己最早的一首诗是写萤火虫的。那

时我正在家乡的一所高中读书，住的宿舍非常简

陋，那些在窗外草丛里和池塘边的萤火虫提着小小

的灯笼，一入夜便闯入我们的宿舍。它们闪烁不

定，欲言又止，像我们受压抑的青春找不到出口；它

们陪伴我们入睡，又闯入我们的梦境，像一个寓言

里的主人公。这些萤火虫把它们小小的灯笼传递

给我们，使我们在黑暗里自由地飞翔，在那时异常

单调的生活中，它们实际上扮演着一个诗人的角

色，故而得到宿舍里每一个人的呵护，从来没人伤

害过其中的任何一只。它们微弱的光是从身体里

面发出来的，而在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里，也隐藏

着一只小小的灯笼。在很多个夜晚，当我睁开眼睛

时，看到的就是这一群闪烁的小精灵。它们到底在

寻找着什么，还是在看护着什么，我觉得它们的身

上似乎带着某种不确定的启示，这使我经常陷入无

眠之中。这首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酝酿出

来的，题目就叫《萤火虫》。我在诗中把萤火虫比作

小小的灯笼，这是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比喻。就像

把眼睛比作星星一样，这样滥俗的比喻非常妥当，

却并不是诗歌的语言，但在我最初的写作中，这样

的比喻比比皆是，而且是我感到骄傲的一部分。我

觉得把一个比喻放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像教科书

上的诗歌一样通俗易通，那是一个诗人应尽的职

责。实际上，那时我全部的诗歌启蒙都来自于语文

课本，照着课本上的那些诗歌进行写作，常常使我

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虽

然觉得写诗是一件令人害羞的事情，像一个初恋的

少年把第一封情书紧紧地攥在手里，但也发现写诗

的意义在于对自我的扩展，是在自我的狭隘之中打

开另一个空间，也是青春的一种原始的飞翔形式。

我开始沉醉在诗歌的写作中，成绩一落千丈。那首

《萤火虫》写在一个秘密的笔记本里，我是唯一的读

者。它作为一个见证，停留在青春的一个隘口，成

为我一个人的秘密。这个最初的练笔阶段，虽然现

在想起来还怀着一份留恋，在当时却并不全是快

乐，实际上心里充满矛盾和纠结，常常为自己的不

安分感到自责，又为那份神奇的诱惑而冒险，像一

只被露水打湿的萤火虫，在幽昧的林间找不到方

向。我想，萤火虫的闪烁大概也意味着某种犹豫，

这和一个写作者的心境相似。一个写作者也会经

常迷失方向，在危机四伏的丛林中仔细辨认脚下的

路径。但我没有找到自己的路径。我为一种强烈

的诗歌兴趣所引导，在盲目的情绪化的写作中尽情

挥霍词语，不能为诗歌中出没的事物找到适当的隐

喻，不能为写作的激情赋予某种克制和冷凝的形

式。我后来偶然翻到那个破旧的笔记本，看到那些

萤火虫仍然提着小小的灯笼，在发黄的纸页间张皇

四顾，我不禁哑然失笑，也深自懊悔。

这是我最初写作的情形，当时对于诗歌的理解

基本上停留在一种粗浅的直观把握上，跳不出激情

和兴趣的自我局限。我虽然也意识到诗歌中的事

物不能以那么直接的形式出现，要让它们以自身的

方式停顿下来，呈现事物自身的隐秘，但是我力不

能逮，不能把适度的自我克制带入诗歌写作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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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更不能转化为诗歌内在结构的一部分。事

实上，诗歌写作的难度也正在这里表现出来，对激

情的控制不是屏蔽主体性的自我弱化，而是转化为

更深层的创造性潜能，使其更内在化；对兴趣的适

度克制实际上是一种拓展，即通过适度的自我抑制

来保持持久的写作动力。在杰出的诗人那里，激情

和兴趣并不是构成他们写作本身的一部分，而是转

化为对写作的意义进行反思的一部分，因此，他们

的写作往往具有某种内敛的沉思气质和从作品本

身的思想深度中生长出来的锋芒。这当然是一个

理想的境界，但也似乎并不是高不可攀。我从阅读

中发现，那些比较成熟的诗人并不满足于在激情和

兴趣的催化下进行写作，他们更注意将激情和兴趣

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写作智慧，而对单纯的激情式写

作和兴趣化写作都怀着比较自觉的警惕。有一段

时间，我几近疯狂地阅读诗歌，阅读的乐趣当然妙

不可言，但阅读带来的警示也使我的写作变得犹豫

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诗歌写作的难度决不是一个可

以悬置的问题，而是如此现实地摆在我的面前。对

我来说，这算得上是一次觉悟，原来诗歌写作也需

要如履薄冰的专业精神。不过，我也不无失望地发

现，专业精神的自觉在绝大多数的诗人那里是一个

盲区，这也就是为什么随波逐流的诗歌写作如此普

遍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阅读的逐步展开，我的写

作视野也在不断调整，但写作带来的危机感也如影

随形，写作变得摇摆不定，似乎笔下的每一行诗都

是犹豫的延伸。在这样的情形下，犹豫是写作的一

种常态，仿佛一首诗离我如此之近，但我始终走不

到它的面前。我常常对着电脑屏幕陷入沉思，那些

词语在头脑里互相碰撞，在寂静中发出微弱的声

响。我听从它们的召唤，艰难地写下一行，又在它

们的抗议声中删除这一行，最后，电脑屏幕上只剩

下一片空白。空白大概也是一种表情，使我在空旷

中胆战心惊，似乎无所傍依，面对内心一个巨大的

问号。我想，一首诗的诞生就犹如一个巨大的问

号，它不断地向诗人抗议，也与诗人不断地妥协，它

在抗议和妥协中犹豫和沉默，直到最合适的时机在

诗人的笔下呈现出它最合适的形式。

我常常在写作的过程中发呆，这可能是写作中

必要的停顿和犹豫。这是一个孤独的情境，也是一

个自由的情境。我看见那些喧嚣的事物沉静下来，

各归其位，在它们的秩序中领受词语的命名，也领

受隐喻所施与的神秘的颂扬和猥亵。这是一个适

合对话的情境，这些事物悄悄低语，在神秘的交会

中吐露出一些含糊不清的隐喻。实际上，我并不能

加入它们之中，也不是作为一个蒙面的窃听者躲藏

在暗处，而似乎是一种彻底的恍惚，在恍惚中靠近

一个虚无的本体，呼吸一种捉摸不透的虚静的气

息，然后慢慢地从一片空白中醒来。这是一种奇怪

的心理状态，像一个如梦初醒的人在现实面前不知

所措，但其中包含着诗的酝酿的奇异的成分。这可

能是写作中常有的一种错觉或梦幻，却没有错觉或

梦幻的荒诞性内容，只是一片几乎彻底的虚境。这

是一种虚位以待的状态，是写作过程中诗人对现实

的延迟和犹豫。就我的观察而言，很多诗人与现实

格格不入，发呆可能就是一种有效的隔离方式，也

是一种有效的进入写作状态的方式。一个诗人习

惯在他的发呆中打发时光，实际上也是维护他内心

的纯净，为诗意的驻守留下一个宁静的空间。我有

时也感到困惑，诗歌写作的具体情境固然因人而

异，但诗人也在写作中面临某种共同的处境，一个

诗人在写作中所要求的特殊情境，却被另一个诗人

引为知音，这样的情形似乎也并不少见。我想，一

个在高原上发呆的诗人，此刻，有一个人犹豫着向

他走来。这显然不是一种错觉，而是诗歌的神秘的

赐予。

写作中的犹豫几乎是诗人要面对的普遍情境，

是诗人命运中具有象征性的一部分。诗歌和哲学

一样，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要说清楚，而是要

说得不清楚。诗歌从来不是对于生活的断章取义，

它的简洁不是要删除所有的细节，而是要说出生活

的全部混沌。这是摆在诗人面前的难题，他们不能

从简单的真实性出发对生活的全部混沌作箴言式

的处理，而是要用一种同样混沌的言说方式去领受

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因此，诗歌对现实的处理不是

删除、复制和改写，而是呈现、抵达和唤醒，是在混

沌中保持思想的张力和对诗意的领受。在诗人的

使命中，要把生活的全部混沌转化为一种诗的现

实，他就不能满足于直接说出生活的真相，而是要

说出真相后面深藏不露的隐秘和隐秘后面无穷的

混沌形态。所谓的真相不过是生活的表皮而已，在

放大镜下，表皮上的毛孔清晰可见，但这却不是一

种真正的诗的形态，它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性不过是

一种裸露的直接形态而已。显然，诗人要处理的真

相远远超出这种直接形态的呈现，即这种直接形态

后面的混沌和无限。诗人要说出的真相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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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混沌和包含在混沌中的个人认知的独特性，

这使诗人的话语变得异常艰难，因此，对诗人来说，

含混和犹豫并不是一种逃避的方式，而恰恰是一种

必要的进入诗歌内部的方式。诗歌表达的精确性

当然不是一个虚妄的话题，而这正是含混和犹豫的

用武之地，诗歌表达的精确性实质上是含混和犹豫

在一种悖论性语境中生成的结果。当一个诗人含

糊地说出他的犹豫，就可以精确地表达出某种特定

的存在状态，因此，诗人的含混和犹豫并不是一种

附加的技术性姿态，更不是诗歌的敌对性要素，而

是诗歌本身的一种内在构成因素。从另一方面来

说，诗歌中的含混和犹豫既反映出诗人和现实的对

抗关系，又是诗人和现实妥协的结果。

在我看来，对真实的虚构是诗人的一种本能。

这种本能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在写作中逐渐养成

的，没有这种本能，诗歌的翅膀就飞不起来。一个

诗人如果粘滞于现实的樊笼，就如同鸟的翅膀被一

条金丝带捆绑，他就不能体会到飞翔中那种神灵附

体般的创造的快乐。这是冒险者在心之舞的极限

中所体验到的极致的快乐，像置身在高空中保持一

种飞翔的姿态。一个诗人应当是这样的冒险者，他

是自己虚构的一部分，在想象的情境中让真实的事

物各安其位，保持正确的秩序。显然，在诗人的冒

险中，真实与虚构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就像一

个杂技师表演高空走钢丝时必须保持高妙的平衡，

这种奇妙的体验在一个诗人的写作中是通过真实

与虚构的内在张力赋予的。如何在写作中处理真

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的关系使我深感困惑，这可

能也是导致我常常犹豫的一个原因。现实对诗人

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乐园，乐园是现实缺憾的一

种弥补形式，只能在想象中出现；或者，诗人通过乐

园这一乌托邦形式对照现实的残缺，强化人生的悲

剧感。这是艺术的基本向度，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

理。诗歌经常带给我一种恍惚感。这是一瞬间的

幻觉，在世界的真实和虚构之间摇晃那么一下，这

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想，在那一瞬间的晕眩里，

现实的壁障在一种深刻的颤栗中拆除，想象被赋予

一种精微而透彻的形式感，一个犹豫的人在一首诗

的背景上被凝固下来，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符号。

这是写作中生命激情的扩散，但又被抑制在一种更

深刻的犹豫之中。

在这个时代鱼龙混杂的写作中，诗歌写作大概

是一项寂静的事业。对诗人来说，寂静既是真实的

处境，也是这一处境中所面临的深渊般的呼应。寂

静似乎是一种疾病，也是犹豫产生的一种后果，对

诗人来说，这不过是顺势而为，在相互感染中分享

共同的孤独和纯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当时
的诗歌热还没有完全退烧，那是我的诗歌趣味形成

的一个关键时期。我在近乎贪婪的阅读中，把几个

笔记本抄得满满当当，也在其中塞入自己幼稚的习

作，简直像一个混入人群中的小偷一样形迹可疑。

那时的诗人还没有预见到诗歌的寂静处境，然而抉

择的危机感已经显露出来，诗歌写作的纯粹性开始

被稀释在缤纷多彩的诱惑之中。随着９０年代消费
主义的泛滥，诗歌写作的语境几乎彻底转换，诗人

的身份变得尴尬而暧昧，他们犹如惊弓之鸟，大面

积地失踪。大众陶醉在物质主义直接的快乐之中，

并不遮掩对诗人的敌意。就每一个诗人的经历而

言，似乎都可以见证这一微妙的变化。在一个临时

凑合的酒场上，一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一个挺着啤酒

肚的小商人，说这是一位诗人，这个小商人大翻白

眼。这位朋友接着说，他还是一个博士和教授，这

个小商人才稍有缓色，但他满脸的狐疑，像一只在

玻璃上晕头转向的苍蝇。我经历过不少这样的场

合，人们在谈论诗人的时候，那种语气和眼神都是

怪怪的，似乎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不祥之物，使他们

近乎本能地产生戒备。时代语境的这种变化的确

使很多诗人无所适从，这大概也是他们接二连三失

踪的原因。诗人成为这个时代的隐形者，他们出没

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然而，忠诚的诗歌写作仍然具

有强劲的生机，在炫目的消费主义潮流之外普遍存

在，因此，对诗歌的悲观论调实际上是一种对消费

主义潮流的妥协，需要警惕。诗歌像火焰一样在风

中犹豫着，它的余烬随风飘散，但它内在的热度却

带给我们致命的温暖，这大概就是诗歌写作在这个

时代的意义。在这样一种参照下谈论自己的写作

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这也是我感到犹豫的原因。不

过，这也是一个回顾和自我反思的机会，因此，我尽

管感到非常羞愧，却并不感到这是一件多余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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